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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聚 焦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刚来到依山而建的为民小学支

教时，郭子鸣发现，别说与 5G、航空

航天相关的科技前沿知识，这里的

孩 子 连 最 基 本 的 科 学 常 识 都 很 缺

乏。有些学生直接嘴对着教室外的

水龙头喝水，“用个盆接能看到水里

都是青苔。”

在贵州省大方县狗吊岩村这所

只有 5 名教师的小学里，科学课曾

经只是奢望。在支教教师来之前，有

时语文课、数学课都要两个年级的

学生挤在一起上。

2020 年 8 月 ，郭 子 鸣 和 另 外 4
名志愿者本科毕业后，接过华中农

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第十六棒。

这 次 ，他 们 带 来 了 人 体 模 型、显 微

镜、三球仪等孩子们从没见过的“稀

罕玩意”，还把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

的“玩转科学”课堂带到这个闭塞的

彝族村落。

除了为民小学，在贵州毕节的

大石希望小学、本禹希望小学以及

湖北的摩峰中心小学，华中农业大

学研支团不仅每周开设科学课堂，

还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建立了配套

图书室、实验室和种植实践基地，大

手拉小手，让大山深处的孩子看到

了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贫瘠的科学土壤

大方县以喀斯特地貌为主，耕

地破碎，交通不便。为民小学没有班

车，有些孩子回家要走两个多小时

的山路。

郭 子 鸣 刚 来 这 所 学 校 时 ，100
多 个 学 生 挤 在 只 有 两 层 的 教 学 楼

里，楼前的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

虽然此前郭子鸣和其他志愿者

就通过线上授课的形式，结识了这

些“小网友”，但真正看到这里的实

际情况后，他们不免有些忐忑，担心

孩子们在科学课上听不懂、没兴趣。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参与度，志

愿者将课堂讲授、播放科普短视频、

动手操作科学套装和实地体验相结

合，从环境保护、自然地理、生命科

学、园艺种植 4 个板块入手，根据年

级高低调整课程的难度和深度。由

于这里的孩子基础知识较弱，志愿

者们得把一个知识点揉碎了反复强

调，他们才能听懂。

想要快速让他们形成科学观念

并不容易。在本地数学教师唐诗均

看来，不仅是孩子，有些家长都缺乏基

本的科学常识。他去一名学生家家访，

推开门就闻到扑面而来的煤气味，家

长却毫无反应，唐诗均急得说“下次再

不开窗我就把这块玻璃敲了”，但对于

习以为常的村民来说改变甚微。

唐 诗 均 在 为 民 小 学 教 学 的 10 年

间，这里的科学教育仅停留在安全教

育层面。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或安

全事故发生后，老师通常会简单普及

一下相关的安全知识。对其他类型的

科学知识拓展则是蜻蜓点水。

“ 我 们 没 有 什 么 方 向 ，偶 尔 讲 一

讲，很多孩子都心不在焉。”本地教师

也想给孩子们更多开阔眼界的渠道，

但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的指导。之前

几届志愿者也组织过“城市行”活动，

但学校一般只有 5 个名额，“都是推荐

成绩靠前的去，成绩靠后的即使感兴

趣，也没有那么多机会。”

每周一次的“玩转科学”课堂，则

为更多孩子提供了突破环境限制、发

现 更 广 阔 世 界 的 机 会 。郭 子 鸣 坦 言 ，

“不指望一年支教时间孩子们会发生

多大变化”，但他相信在持续帮扶下，科

学的魅力会像涓涓细流汇入孩子心中。

大山的馈赠

去年 7 月，作为第十七届研支团

为民小学分队队长，路畅接过了郭子

鸣的重任。

一学期过去，她感受到了孩子们

对科学课的热情。她给“玩转科学”社

团上复习总结课时，每个孩子都把腰

板挺得笔直，几个好奇的小脑袋时不

时从门外伸进来。

当复习到垃圾分类，路畅问到哪

种垃圾该装进哪个颜色的垃圾桶时，

抢答声此起彼伏。“这里的孩子表达欲

都很强”，路畅笑着说，“我一张嘴就有

人同时抢答”。她觉得这体现了山里孩

子的求知欲，他们总是对没接触过的

东西充满好奇。

为了让孩子们养成思考的习惯，

路 畅每说三句话就会抛出一个问题，

“有时虽然没有告诉他们答案，但是我

想让他们知道，答案的可能性有很多。”

志愿者认为，山里孩子的优势是

离大自然更近，能接触到自然科学资

源。“希望他们能对身边习以为常的东

西有更深的了解，把科学课融入日常

生活。”比如当讲到时令和光照的关系

时，有些住在山顶的孩子就会很兴奋，

因为他们在家就能清楚地看到太阳从

哪个方向升起和落下。

在实践课上，除了可以观察山中

多种植被类型，研支团还在为民小学

附近设置了一亩多的苹果柿基地，孩

子们能亲身参与苹果柿树苗的培土、

浇水、施肥、修枝等过程，并且定期观

察发芽情况，跟踪植物生长。

在老师的引导下，变化逐渐发生。

之前志愿者家访，学生们都支支吾吾

说不出植物的名称。现在他们不仅能够

准确回答出植物的学名，还会主动分享

自己发现的新问题。一个孩子把课上养

的水培蒜苗当成宝贝，蒜苗长得老高也

不舍得剪掉吃，天天盯着它写观察日

记，“就是想看看它能长成什么样”。

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志愿

者会在教授主课时，见缝插针地帮学生

复习科学知识。有次数学课，路畅讲到

一道计算细胞分裂数目的题，就顺便帮

他们回忆细胞、微生物是什么。另一位

数学老师则在课前抽出 3分钟播放《影

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等园林纪录片，“既

能帮他们收心，又能学到一些知识。”

开启一扇窗

为了让孩子们接触到丰富有趣的

科普内容，支教团联系爱心企业捐赠

了各种科学套装和科普书籍，装满了

器材室和图书室的柜子。

中午休息时，学生常会跑到图书

室看书，与生物相关的书总是被很快

抢空。有次路畅为了通风忘记锁门，孩

子们一窝蜂地涌进器材室，怎么也不

愿意出来，“他们把这里当成家”。

去年 10 月，路畅和其他志愿者带

着 20 个为民小学的孩子去贵阳科技

馆，她说孩子们一进去就“玩疯了”。有

的孩子去的路上晕车，刚进科技馆没

几分钟，就开始“撒欢儿”。看到高压放

电展区噼里啪啦地冒火花，孩子们虽

然捂住耳朵、吓得往后退，但是眼睛里

充满好奇，一直盯着火花。

这些微小瞬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孩子的人生轨迹。接触科学课后，六

年级学生杨进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发明

家，设计出“飞得最快”的飞机。平时在

学校总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但他从

没亲眼见过飞机的样子。他还对外太

空充满好奇，虽然图书室那本《外星人

未解之谜》里说有些地方曾出现过外

星人，但他并不太相信外星人的存在，

“要再看看才能知道”。

他总是在科学课上抢答老师的问

题，但当他兴奋地告诉父母自己种下

一棵苹果柿，他们只是说“学不好好上

还种什么花”。

为 了 提 升 村 里 成 年 人 的 思 想 素

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支教志愿者在

课余时间还会向村民提供粮食及果蔬

种植、生猪养殖、食品加工与安全、普

通话推广等服务。

去 年 11 月 ，华 农 研 支 团 的“ 玩 转

科学”自然科学教育项目获得第三届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指导老师王

石径告诉记者，“我们还在打磨短视频

和材料包的设计，未来我们期待能形

成一种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惠及更

多乡村小学。”短视频和材料包由华中

农业大学研支团的志愿者提出想法、

本科生志愿者负责拍摄制作、博士生

和专家教授负责把关审核，已经产出

100 多条短视频和 4 个主题材料包。

回到学校开始研究生学习后，郭

子鸣作为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

正带着即将开始支教服务的第十八届

研支团志愿者进行课件开发和短视频

录制。郭子鸣也在时刻关注着孩子们

的成长，当听说他教过的一名学生初

中物理、化学成绩名列前茅时，他心里

很是骄傲。

他记得有次到一个男孩家走访，

看到斑驳的墙壁上除了奖状，还贴着

一张华中农业大学的明信片。男孩的

姐 姐 曾 跟 着 上 一 届 支 教 志 愿 者 到 华

中农业大学参观，回来后被县里最好

的中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她把明信

片留在墙上，不断激励着弟弟妹妹。

“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

苹果柿要 3 年才能挂果，虽然第一批

种下的树苗还没长

大，但郭子鸣相信，

结出果实的那天一

定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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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洁
记者 雷 宇

尽管已从武汉西藏中学毕业 12 年，但

边珍依然怀念在校过年的日子。一到藏历

新年，同学们会穿着藏服，在彩色花纹木盒

里放满炒麦粒和酥油糌粑，再插上青稞穗

和酥油制成的彩花，做成切玛，还要给老师

献上哈达。

被学生称为“侯爸爸”的侯伯云每年藏

历新年都很忙。筹备活动、找学生谈心⋯⋯

26 年来，每年大年三十、初一，侯伯云都在

学校陪着学生一起过。

在民族教育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

从班主任到武汉西藏中学副校长，侯伯云

探索出一套西藏班的管理办法，让远离家

乡、父母亲人的藏族孩子慢慢适应了武汉

的教学模式；他还牵头组织农工党爱心党

员，推动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省建藏援藏

协会会员与藏族学生结亲结对，为上千名

西藏孩子找到了“武汉妈妈”“武汉爸爸”。

侯伯云觉得，自己 26 年来就做了一件

事：为一批在武汉求学的藏族孩子撑起一

片蓝天。

“他几乎认识学校所有孩子”

侯伯云始终记得第一次去接西藏班孩

子的情景。当时 10 多岁的普布曲杰背着一

个蛇皮袋，侯伯云伸手想帮忙，孩子却摇摇

头，拖着蛇皮袋走了 4 公里的路，后来侯伯

云才知道，蛇皮袋里装的是普布曲杰初中

4 年的零用钱。临行前，他的妈妈将 10 元、

20 元凑出的 440 元缝进行李中。

1995 年，侯伯云从湖北省宜昌职教中

心调到沙市六中西藏班（之后搬迁至武汉，

成立武汉市西藏中学），当起了藏族学生的

“孩子王”。

武汉西藏中学是湖北省唯一、全国首

批内地藏族学校，也是全国最大的地方援

建藏族学校。从西藏出发，这些 10 多岁的

孩子以前要坐几天几夜的汽车、火车到武

汉，接着面临长达 3 年甚至更长的异乡求

学生活。有的学生家在西藏牧区、农村，家

里人没读过书。来湖北之前，孩子们普通话

说不流利，也不爱与人交流。

起初，侯伯云跟西藏学生接触，找不到

方法。他开始自学藏语，看到学生就用藏语

打招呼，“吃了吗”“你好”。

在边珍的印象里，侯伯云的身影经常

出现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他总是拿着藏文

课 本，碰 到 学 生 就 拉 过 来 做 他 的“ 藏 语 老

师”。等到边珍从初中升到高中，侯伯云已

经会唱藏族歌曲。

有一次，一个孩子找到他说：“老师，您

这么尊重我们，我愿意来跟你说说心里话。”

那时，侯伯云还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一

次上课，刚做完热身活动，普布曲杰转头跑

回了宿舍，找来针线，一个人坐在床头缝裤

子。侯伯云一问才知道，孩子只有两条裤子，

一条破得不能穿了，另一条在上体育课时破

了一个洞。侯伯云从家里找来裤子和鞋子，

此后对普布曲杰给予了长达 4年的资助。

该校教师许玉萍的班上曾有个藏族女

孩旦增白吉那曲，家里有 8 个兄弟姐妹，她

排行第六。刚来学校，听不懂普通话，小姑

娘躲在教室里哭，闹着要回西藏。侯伯云一

有时间就来看她，跟她聊天。

许玉萍发现，这个内向的孩子一见到

侯伯云就开心地笑，也会主动打招呼。到了

期末考试，旦增白吉那曲从班级倒数考到

前几名。许玉萍觉得，“侯伯云是个内心充

满阳光的人，会为学生着想，很多事情比女

老师想得还要细致。”

侯伯云要求孩子干干净净的，讲卫生。

周一升国旗，每个班级的学生要把自己的

手 指 亮 出 来 ，如 果 指 甲 太 长 ，要 当 场 剪 指

甲；宿舍里，床单要铺整齐，被子要叠成方

块；有学生翻墙出去上网，他带着学校的老

师一家家网吧找。

在西藏中学读书 7 年，边珍最亲近的

除了任课老师，就是侯伯云，“他几乎认识

学校所有学生”“他几乎承担了所有角色，

老师、爸爸、心理辅导师、朋友⋯⋯”

“我在江城有个家”

2007 年 8 月，第一次坐上从拉萨出发

到武汉的火车，德吉拉姆穿着厚厚的藏服

下了火车，才发现这里的气候比西藏湿热

得多。在车站等候的西藏中学教师帮忙拿

行李，带上学生刚脱下的衣服，开着大巴车

送他们到学校。

对于家住西藏农牧区的女孩德吉拉姆

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陌生。

2012 年 3 月，一次假期，侯伯云组织学

生外出野炊游玩，德吉拉姆认识了农工党

员贺丹心，从此有了一个“江城妈妈”。侯伯

云嘱咐德吉拉姆，有心里话要多跟“妈妈”

交流谈心。“妈妈”每到节假日就会接她去

逛街、看电影。

从西藏中学毕业后，德吉拉姆考入西

安交通大学。一次过年前，她从学校赶到武

汉看望“江城妈妈”。走进家门，她看见房间

里放好了睡衣、拖鞋，桌子上放着煮好的排

骨藕汤和她最爱吃的丸子。

毕 业 3 年 ，德 吉 拉 姆 也 一 直 跟“ 侯 爸

爸”保持联系，“如果当初没有他，就不会有

‘江城妈妈’，我或许就不会遇到这么多好

心 人 ”。2020 年 初 ，武 汉 暴 发 新 冠 肺 炎 疫

情，入职不久的德吉拉姆将一个月的工资

全部买了口罩捐给母校。

10 余年来，为帮助藏族贫困学生在武

汉找到归属感，侯伯云联系农工党武汉市

委员会、洪山区工委会，在武汉西藏中学开

展了 10 次大型结亲结活动，有 100 多名党

员参与结对，捐款捐物近 200 万元，让 200
多名藏族孩子在江城武汉有了“新家”。

“对于西藏的孩子来说，来武汉读书需

要的是民族亲情，需要的是大手拉小手的

关爱。”侯伯云说。

“出来是为了回去建设西藏”

在学生时期，边珍曾觉得侯伯云所做

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而当她成为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才发现“越长大越

尊敬他”。

和普通中学不一样，西藏中学的老师

得 24小时留校，住所就在学生宿舍的楼下。

逢年过节，因西藏孩子无法回家，老师就陪

他们一起吃年夜饭、跳锅庄舞、唱藏族歌。

那时一到春节，侯伯云的母亲就提着

特产，坐火车从荆州赶到武汉，跟儿子一起

过 年 。他 的 宿 舍 里 常 常 摆 满 了 牛 肉 干、水

果，招呼着学生们来做客。

到了暑假，这群老师也会跟着学生坐

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回西藏。到了拉萨，老

师们忍着高原反应举办家长会，一家家地

上门拜访。

这时，侯伯云是最忙的，学生抢着请他

去家里做客。聚会上，有 1995 年毕业的学

生，也有 2010 年毕业的学生，大家准备好

青稞酒，唱着班上孩子都会的《妈妈的羊皮

袄》，回忆在西藏中学生活成长的日子。

民族亲情在一点点传递。2019 年从浙

江警官学院毕业的旦增，假期特地回到母

校，感谢“侯爸爸”从初中到大学 11 年的资

助；有一年端午节，普布曲杰工作的山沟没

有信号，他骑了两个多小时的摩托车，开到

有信号的地方给侯伯云打祝福电话⋯⋯

“西藏中学不仅是一个学校，也是一个

家，一个托举着我们成长生活、求学求知的

地方。”边珍觉得，离得越远，对西藏中学老

师的感情就越深。

从西藏贫苦的牧区走出来，边珍是家

里第一个大学生，更是第一个博士生。“我

们武汉西藏中学的学生，出来是为了更好

地回去建设西藏。”边珍说，这是他们年少

时从家乡出发时就埋下的种子。如今她学

到了知识、本领，未来想要回到西藏，用自己

的力量改变落后的教育观念，让更多西藏孩

子走出牧区、走出村庄。

在 边 珍 心 里 ，真 正 的

偶像就是“侯爸爸”，“他从

事民族教育 26 年，一直默

默无闻、初心不变。”她希望

有一天，也能在教育一线做

一位默默奉献的教育者。

武汉“侯爸爸”26年只做一件事——

为异乡求学的藏族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口述：西藏唐卡画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唐
卡勉萨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贡觉杰
整理：章 正

我叫贡觉杰，是一名 85 后唐卡画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藏族唐卡勉萨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去年，我创作的

唐卡《格萨尔王赛马节》被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永久性收藏。

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可存放

数百年，传统唐卡创作以金、银、珍珠、玛瑙等珍贵的矿物宝石和

藏红花、大黄、蓝靛等植物为颜料，绘制程序极为复杂。画好唐

卡，最重要的还是基本功。这道工序，就是用比铅笔还细的猫毛

笔，细致地绘出唐卡轮廓，整个过程不能断线。

7 岁时，爷爷觉得我的绘画作品有“灵气”，决定让我学习唐

卡——成为家族第五代传承人，跟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罗布斯达学艺。

师傅告诉我：“学习唐卡，要有心力。”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却是无尽的重复、枯燥。

天还没亮就要起床，背诵传统度量学。9 点左右，师傅抽查

完背诵内容，才能吃早饭。从白天开始练习勾线，把月亮都勾到了天

上，才能休息睡觉⋯⋯

我也曾想过放弃。爷爷没有责备我，一边喝茶，一边给我讲

故事：“我以前画完一幅唐卡，别人给一点酥油、青稞养家糊口，

现在可不一样了，你只管学习就行，生活上不用操心，我们培养

你，你也是家里的希望！”

打这开始，别人上茶馆聊天，我就在画室研究勾线；别人喊

我打球，我依旧埋头练习。

之后，上色、勾线、打金，我又花了 3 年时间学习。

7 年过去，在师傅罗布斯达眼里，15 岁的贡觉杰才达到“入

门”级别，但技艺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增长⋯⋯

我觉得，画好唐卡的秘诀只有两个字——坚持。

藏族谚语说，踏踏实实地爬山，昆仑山也能上去；爬三步都

后悔的人，小土坡也上不去。

水平提高了，但我很快遇到了瓶颈——有一次，外出交流绘

画，面对参观者的提问，我有一肚子话想表达，可普通话不好，憋

着说不出。

2008 年，我进入拉萨的一家夜校学习，从汉语拼音学起，两

年后，我的普通话表达顺畅了，交流的机会也多了。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唐卡内涵十分丰富。我想

尝试在历史题材上寻求突破，技法借鉴国画。听说国画有写生手

法，2016 年，我来到清华大学进修。

我尝试把山水和鸟的元素嵌入唐卡作品中。回想起第一次

创作融合，我感觉勾勒出不一样的雪山、湖泊与森林。

当时，不少师生对藏族唐卡绘画很感兴趣，专门邀请我为他

们讲授了一堂关于唐卡绘画技艺的讲座。

两种艺术流派之间充分地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半年后，我带着优秀结业作品《宗喀

巴》结束了难忘的清华之旅。

如今，我在画作中融入新的元素——写生。

借鉴国画的一些方式，我加入写生的元素，山水和动物，在

唐卡中显得灵动起来。去年，我凭借 4 组唐卡《四季花》斩获西藏

文化旅游创意园区首届艺术节的艺术类金奖。

创新，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必须有厚实的传统技艺打底。唐

卡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要与其他的画派进行交流，但绝

不是丢掉自己的传统，而是在互动中相互提升。

如今，唐卡不断创新，尝试走进大众美学，让更多人能够接

纳并欣赏其美。

可是传承，有何高招？

西藏唐卡画院有一个特点：之前每年面向贫困学生招生，性

别、年龄、民族都不限，学费全免，只要求学生能“坐得住”。

我们现在有 3 个班，初级、中级和高级班，40 多名学生。

与我幼时一样，这里的学生周一到周六在画院练习白描、上

色，下课后还要在宿舍里练习勾线。

但我体会到，学习唐卡还是要有文化基础，对绘画的艺术理解

更到位。我鼓励徒弟们，至少上完高中之后再学习唐卡。而今，在这

里，学历最高的徒弟是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生也不少见。

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唯学历论。我和师傅罗布斯达都认为，

应从学生的长远发展考虑，唐卡传承应与现代发展对接。

与传统教学方式不同，我们给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比如一

些重要展览，我会带着学生参与，既向别人学习，也要展示自己。

如今，我带着徒弟，多次参与西藏文物保护单位的壁画绘

制、修复工程。算下来，10 年间，西藏唐卡画院共培养了 300 多名

优秀的唐卡画师。

我也常常提醒学生，画唐卡，光靠嘴巴甜可不行。我们只有

在达到前辈水平的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尝试

创新，发展的空间才能更大。

我 们 在 这 里“青 听”民 族
教 育 一 线 的 声 音 ，投 稿 邮 箱 ：
zqbmzjy@163.com

让古老的唐卡技艺
焕发新生

大手拉小手 带山里孩子“玩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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